
世情人间小景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
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
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
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
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
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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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苏东坡在儋州生活三年了，二十出头
的宋哲宗一病不起。朝中诸人商议继承大位事，章惇
欲立简王赵似，向太后想立端王赵佶，众臣附议。章
惇只好奉召，见面后，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枢
密使厉声斥责，说一切要听皇太后安排。历史似乎证
明章惇识人颇准，后世评价端王赵佶，所谓“诸事皆
能，独不能为君”。

金军南下攻取北宋，东京之战失利，金帝废宋徽
宗与子钦宗赵桓为庶人。两个宋朝皇帝，连同后妃、
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
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皇家藏书、天下
州府地图，外加无数珍宝玩物被押送北方，汴京中公
私积蓄掳掠一空，北宋灭亡。

囚车一路向北，押送途中，宋徽宗受尽凌辱，妃
子也被金将强行索去。到金国都城后，赵家父子两个
六神无主，勒令穿丧服谒见金太祖庙宇，意为献俘。
宋徽宗居然被金帝封昏德公，以示轻贱。堂堂皇帝，
关押囚禁致死，浑身长满虱子，他会不会后悔，当初
索性做一个端王，或许得以善终。读史至此，总会遐
想，倘或不是赵佶当皇帝，瘦金体会如何？会不会有
靖康之耻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却说端王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得以归还。
要离开儋州了，结下厚谊的父老乡亲纷纷携酒馔肴

食前来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伤感地说：“此回与内翰相
别，不知甚时再得来相见。”虽然日日夜夜盼望着回到中
原，面对此情此景苏东坡也不禁依依不舍，定然是死别
了，彼此都依依不舍。更有盛情的人，不甘心就此匆匆
别过，挑着米食随苏东坡一路走了几百里地。

赶到海边，归心似箭的苏东坡，一刻都不想等。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周漆黑如墨，老人心事连
绵，年轻人气血足，儿子苏过在身侧倒是睡得沉稳，
轻轻鼾声伴随着四周的轰然的海潮。风浪太大，苏东
坡有些埋怨自己冒失，惊惧难以平复。抚摸随身携带
的那些文稿，心情才稍稍安定了一些。天不灭苏东
坡，天不灭斯文，到底平安到达了合浦。

儋州人真爱苏东坡，至今当地有东坡村、东坡
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还有一种

“东坡话”。

车过儋州

世情小说世情

烟火万重，风味万千，羊肉不可方物，以其独有肌理与
滋味占得食界一席，又如鲜花灼灼，粉蝶自来。

故里湖鲜河鲜池鲜已少尝得，客居地羊鲜后来者居上。
初食羊肉的日期已然忘却，懵懵然而不知其味。老家以往鲜
有养羊，市面几无羊肉可售。从长江之畔移居淝水之滨，对
于羊肉渐由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寻食。淮南淮北一带以养山
羊与黄牛居多，饭桌上羊肉牛肉若非盆装即用海碗大盘盛
放，热气腾腾之状匹配着主人好客的蓬勃热情与豪爽劲头。

风和草绿，羊撒欢吃草，吃草的羊会反刍。反刍是羊的
常态。食物链上，羊是主动者，也是弱弱的被动者，为人或
遭虎豹群狼吃掉。吃了羊的人或有反刍。羊肉是我反刍食
养之一，反刍可算作一种回溯。回溯个体食物图谱，对阳光
风雨乃至万物都心存感恩，愈加爱物惜物。人为刀俎，鸡鸭
牛羊变成一道道菜品，进入新的生命个体腹腔、四肢与血
脉，化为一股股浊气、清气与力量。荤素穿肠，不过是物质
与能量兜兜转转。

高寒山区的羊以自然放养居多，其肉质细腻，用来做羊
肉锅，当称得上一锅鲜。云南师宗的朋友说，每至火把节，
当地家家户户提早起灶烧水，宰羊炖羊，吃杀羊饭比吃杀猪
饭还欢腾。数次去往云南，都未吃上杀羊饭，算是缺了一份
食缘。对于地道的草原上的羊肉，可用清水煮熟，不蘸酱也
不撒孜然粉，寡口吃都会齿颊留香。出自草原的绵羊肉质
较肥厚，膻味淡到忽略不计。常见的山羊肉质紧实，膻味较
大，宜烧烤、做汤。

深秋到天山脚下，胡杨绚烂如幻，白天飞奔数百公里，
晚间尝到紧实而喷香的馕坑肉，奈何不擅酒，不敢抓着大
块羊肉畅怀开饮。寻常时日，喝一碗羊肉汤就可温胃提
神。遇有食欲不振，来一份酸汤肥羊也能刺激味蕾。羊肉
近似面食，吃法多样，烤羊头、烤羊腿、红烧羊蹄、白切羊
肉、爆炒羊羔肉，色色诱人，而牛肉猪肉鸡肉连吃几顿，可
能口舌生厌。姑苏之地的藏书羊肉有其清香味，皖北萧县
的丁里羊肉似较厚实。丁里镇地处皖苏鲁豫交界，好办伏
羊节，伏天吃伏羊，饕客趋之若鹜。早些年到萧县，县城饭
店一律面食当家，一个南方人在异地整天吃不到米饭未免
愁肠百结，幸赖当地羊肉花样百出，藉此挡一挡饮食惯性。

大别山里，六安人家招待客人好以七八个锅子摆满一
桌，其中多半不缺风干羊肉锅，这锅子以手工千张丝铺底，放
风干羊肉及切成段的葱蒜、干辣椒，一锅香辣的风干羊肉嚼劲
十足，齿间难免不沾羊肉丝。腊月里的阳光晒到头顶上，颇似
裹身的棉袄暖烘烘的，三两同好边走边谈，随机进到一家土菜
馆，把菜单翻来覆去，目光落在一锅羊肉上，烧热的羊肉锅白气
袅袅如雾，各人吃得额头沁汗，把肚子都撑得隆起。正所谓店
何须阔大，人不必多，菜不一定丰盛，对味就好。

梁实秋说，用大蒜黄瓜佐烧羊肉面，美不可言。尚未尝
试梁氏所言做法，吃羊肉粉丝时配过凉拌黄瓜，店家于一盘
黄瓜中撒入芫荽叶，淋了辣椒油，蒜及醋放的多，吃起来满
嘴不清爽，不如自己动手凉拌黄瓜入口。上夜班那些年那
些夏夜，时有就着啤酒，嚼几根羊肉烤串，啃几块羊排或羊
蝎子。犹记身强力壮的一个同事，爱吃热炒羊杂，每回还要
上一份羊球。其滋补几何，恐难说得明白。《儒林外史》中，
金东崖在杜少卿面前卖弄学问，说羊枣即羊肾，曾皙虽嗜好
羊枣，其子曾子不忍食羊枣，在于他爱惜羊的性命。杜少卿
笑话他这般解释属于穿凿附会，而且是不讲究伦理。实则，
羊枣为一种小小的圆形果实，形如羊矢，也称为羊矢枣。曾
子吃羊枣，未免会想起逝去的父亲，故而不忍再吃。

爱逛菜市的汪曾祺深有体会，认为看那些碧绿生青、
新鲜水灵的瓜菜，就会感到生之喜悦。热热乎乎的一碗羊
肉汤，足可令人心花怒放，个中三昧，大体在于所蕴含的入
世之心与朴素的生存之道。推而广之，羊肉之类美食就是
平常人家的星辰大海。

随遇所安，有肉吃肉，无肉剔骨也香。苏轼有一副宽大
心肠，贬到哪里就在哪里寻食觅物，生火煮釜。谪居惠州期
间，一次他路过卖羊肉的摊位，见摊主将羊脊骨丢弃喂狗，
当即求些，带回洗净、煮熟，继而撒盐炙烤，吃起来以为如食
蟹螯，还不忘写信调侃弟弟苏辙，说他整日饱餐公家饭菜却
不知羊脊骨多么好吃。

师长石楠先生赠我一帧扇面，钤了一方吉语闲章，曰
“吉羊”，“吉羊”通“吉祥”，青铜古器上就有这般铭文。与
羊相关的字，含有物态人情民风，寄寓吉利祝愿，如羹，如
羔，如鲜，如羞，如养，如美，如善，如祥。羊脂玉，世间尤
物，和田玉中的极品，物稀而市价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其肤白而温润，如凝固羊脂油。家中冰箱常年放有羊脂
油，做饭烧菜时如不慎烫伤，取出羊脂油敷上，可降低皮肤
疼痛感与灼伤程度。

时有人问我笔名“羊咬鱼”何意，亦有人喊作“鱼咬
羊”，不知是打趣抑或混为一谈。坊间有一道菜品，名为

“鱼咬羊”，做法并不复杂，将切碎的羊肉装入鱼肚子，封口
即可烹饪。“鱼咬羊”究其来源，至少有两则传说，皖南徽州
有之，皖北萧县也有。南北不同版本的故事里，鱼羊均是
同锅为菜，烩出鲜味。

“鲜”由鱼与羊两字组成，一为水中精灵，一为陆上生
物；鱼饮水，羊吃草，各有气味，气味源自的本体亦即气味
所依托的肉身，莫名地被混搭在一起。宁愿相信这是一种
巧合，巧合中藏着天机妙趣，一如酒的来源。人世间玫瑰
带刺，神话中狐仙伴有妖气，“鱼咬羊”可谓腥与膻强强对
垒，经由阴阳相克相生，化为餐桌上的郁郁芬芳。造字的
先人大概尝得个中滋味，才有神来之笔。老子出口奇绝，
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祭祀先人，奉以鱼腊鲜兽，今
已倡导鲜花寄思。鲜及酸甜苦涩麻辣咸香臭，各对应一种
滋味定性。设若
滋味至今混沌一
团未有分解，人间
生活将会多么寡
趣！界定滋味的
人有如天才，但非
坐井观天之人，也
非 桃 花 源 中 人 。
羊肉之鲜，河豚之
鲜，菌菇之鲜，芳
草 之 鲜 ，雨 水 之
鲜，有同有殊。鲜
而 又 鲜 ，鲜 到 极
致，人人所求。

食 羊 闲 话
羊咬鱼

记忆中，那张照片上的我穿着短衣短裤，扎着冲天羊
角辫，脏兮兮地坐在乡下的大门槛上，眼巴巴地望着前方。

那年我只有五岁，爸爸工作很忙，只好把我放在
奶奶家，每个周末再接我回去。那天，我早早地坐在
门前等爸爸，等到太阳落山，爸爸都还没来。我哭着
吵着要爸爸，奶奶怎么也哄不了我。

就在这时爸爸出现了，背着他借来的照相机，看
到我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的样子，就“咔嚓”给拍了
下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相机，稀奇得不得了。后来
爸爸把照片冲印了出来珍藏着。

十五岁那年，爸爸整理相册时，我站在一旁欣赏，看到
了那张照片，就问爸爸：“那个难看的小女孩是谁啊？”爸爸笑
着说：“当然是你呀！那天我去借相机，没想到路上自行车脱
链了，我修了很久，去奶奶那接你时已经晚了。我远远看到
你坐在门槛上，哭得很伤心，赶紧用相机拍下来了。”

十五岁正是女孩子最害羞最爱漂亮的年龄，我容
不得自己居然有这样一张灰头土脸的照片，一把抢
过来就给撕了。爸爸没来得及阻拦，他当时很生
气，也有些无奈地叹息着说：“以后你会发现这张照
片是多么的珍贵。”我不以为然。

那年已经开始流行彩色照片了，我照了很多青春飞
扬的照片，那张黑白照片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模糊。

很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
情，才知道我做了一件多么傻的事情。当年的爸爸是
那样用心地记录着我的每一段成长，也唯有父母，才
会把我们当年的窘事当宝贝一样珍藏着，念叨着。

现在，爸爸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而每次当我回
想起童年的一点一滴，我的心就一点点地痛起来，不
知道在世界另一头的爸爸是否能感应到我的思念。

小时候的丑照片
徐雅媛

古人有焚香，点茶，插花，挂画
四大雅事。焚香静心静气，带给人的
是宁静与平和；点茶点出一份雅趣与
安谧，水中有茶，沉浮跌宕，令人胸
间荡气回肠；插花，纤纤玉指，一枝
枯荷三枝蜡梅，插出一茎旖旎的气
象；挂画，当是文人雅士间的情怀，
与一份不可多得的品位。

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挂年画少
了文人雅士的品赏情怀，却多了一份
对生活的热望与欣喜。

年画还是古街上的好。
时序进入腊月，窄窄的古巷仿若

一枚杨柳青印制的画页，窄窄长长，
从街巷的这头一字铺开，就到了街巷
的另一头。寨巷的两边，一字的木板
支棱起来，锡箔纸裹着的多彩糖果，
各色布匹，烧制焦黄的猪蹄，受冷变
青的白色粉条，包菜，白菜，菠菜，
像是长短不齐的日子挨挨挤挤地站在
一起，叫卖的人扯长了嗓子，喊着，
买货的人挑了这家拣那家，多是给孩
子们买了头绳，称了粉条，新添置一

口铁锅。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随着
叫喊声的起伏转动着脖颈，瞅着新
鲜。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值得拥有的
莫过于一串可以拆开来一个一个点着
放的鞭炮，当然女孩子最爱的还是花
头绳了。转过街巷长长的一段，在街
巷末尾的一角，阔大的塑料布上一绺
一绺摆放着年画，大的，小的，长条
的，斗方样的，纸版的，油彩的，分
门别类，用小石头一绺一绺压着，一
绺一绺的风从行人裤管的空隙间钻过
来，年画的底角就唰啦唰啦地扇动
着。卖年画的人手中拿了折扇，在胸
前摇着，我喜欢在这样的摊点前逗
留，那里有油墨清新的气息，似乎年
的气息就印制在一幅幅画页上。

在那个时期，杨柳青年画是上好
的年画，属木版印绘制品，后来读书
才知道，杨柳青木版年画与苏州桃花
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杨柳青年画
始于明崇祯年间，继承了宋元绘画的
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戏剧舞
台的形式，采用模板套印和手工彩绘

相结合的方法，喜气吉祥，风格独
特，很是令人喜欢。杨柳青年画题材
丰富多彩，门神灶神，戏曲人物，娃
娃花卉，山水花鸟应有尽有，对于年
节而言，购买最多的当是门神灶神、
娃娃花鸟等，《莲年有余》画面上的娃
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
鱼，手拿莲花，寓意生活富足，当是
年画中流传最广的经典画作。

那时候，大人们会为了生计想方
设法省下不该花的钱，简简单单过个
年节就好，而我最奢望的不是糖果，
也不是粗布制作的新衣服，我最爱的
当是除了门神灶神之外的年画，当然
杨柳青的最好，尤其是木刻版画，形
象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如《喜鹊登
枝》，喜鹊有喜气，门前的高枝上落得
一两只喜鹊，望着空阔的庭院，间或
一两声，似乎那喜气就能从高枝上滴
落下来，落在庭院里，落在仰起脖颈
张望着的人的眼眸里。杨柳青年画适
合贴在主屋，贴在主屋的杨柳青年画
喜气融融，让年生出无限的喜庆来。

再后来，大幅大幅印刷的中堂、对
联这样的年画应运而生，依然是每年都
会买一两幅回来，轻手轻脚挂在堂屋
里，年节的气息就从恣意的文字、旖旎
的图画中走出来，庭院之中、村巷之
间，到处充满了快乐的气息。

挂一幅年画，在渐行渐远的时光
里，馨香念想与挂牵。

挂 年 画
任随平

那啥？你问碑匠崖呀？那你算是
问对人了，这我知道。在早呀，这儿
不叫碑匠崖，叫白砬子。

砬子？砬子就是立陡立崖的大石
头，石头山。

咋叫的碑匠崖呢？
说这话呀，那是小鬼子进东北的

第十二个年头。俺们这儿呀，来了抗
联五团。抗联打仗厉害，这不奇，奇
的是啥呢？奇的是五团有个碑匠。我
说大记者，你见多识广，你听说部队
有碑匠的么？

碑匠，就是石匠呗。
不不不，那可不对。碑匠是碑

匠，石匠是石匠，两码事儿。石匠打
个碾子錾个磨，抠个马槽子啥的。碑匠
可不是。碑匠，头一样得力气大，能把
大石头翻得来倒得去；二是识文断字，
跟你们记者一样，是识字分子。不识字
咋刻字？三是，能攀山，为得块好石
料，什么悬崖绝壁都得上去。

你问部队要碑匠干啥。那用处可
大了。打仗哪能不死人，有人牺牲
了，碑匠就打个石碑，记下姓名；五
团有大事，碑匠也錾出文字，埋地下
留给后人。

没有碑可錾时，碑匠就骑上马，
出去几十里，刻块石头，再跑回来。
这可热闹了！日本子大队人马冲那一
块石头去了。你说咋的，石头上的字
是：“中国人一齐打日本。”末了的字
是“五团”。团长说：一个碑匠，顶得
一支队伍，调得日本兵满山瞎跑。

啥？他叫啥名呀？别打岔呀，你
听我说呀。

有这么一天呀，碑匠蹲着正琢磨
事儿。团长、政委走来，二人争吵得

厉害。碑匠听明白了。啥事呢？上边
下了令，打下白石镇。白石镇石头
墙，日本兵多，不扔百八条人命是拿
不下来的，可军令如山。怎么打？他
们争的是这个。

一早，碑匠不见了。有人想起，
昨晚吃饭就没见这人。

团长到碑匠的窝棚，见立柱上刻
着白茬字：天黑打白石镇，必胜。

啥意思呢？不管啥意思，备马备
枪，打白石镇。

这 头 呢 ， 碑 匠 爬 上 白 砬 子 顶
上，用大绳把自己顺下。就挥大
锤，使大钎，刻出两个大字，一个
字有一铺炕大。

白砬子下就是俺们屯，人人抬头
仰脸看新鲜。慢慢看明白了，俩字：
抗日。豁——这家伙，厉害！抗日抗
上了白石砬子。

“抗日”俩大字刻得了。大绳上吊
着的碑匠冲屯里反复喊：“全来瞧全来
看——打走日本王八蛋——”

人人抿嘴笑，相互嘱咐着：可不
能让日本人知道。

白石壁上的碑匠，一边往深扩
字，一边唱上了二人转：“刘为大
来关某我为二呀，涿州范阳你是老
三那——”

这么折腾，日本人能不知道么。
日本兵带迫击炮，照白砬子猛轰，可
是，炮弹上去，打个出溜儿滑，掉地
了。砬子上留个白点儿。

炮弹打得火星子乱迸，碑匠照样
扩字，一边唱“想当年大哥无时他
把草鞋卖呀哈——二哥我身担着豆
腐盘——”炮这么打，人还有个活
命？有敢看的说，人肉一块一块往下

掉，掉了大腿掉胳膊。不说了，不说
了。白崖壁成了红崖壁。

别哭呀丫头。你一哭，我不好往
下讲了。

怎么打炮，“抗日”两个字还在。
你想想，有这么俩大字明晃晃立着，
日本子他哪受得了？镇里的日本兵全
调来了，一齐开枪，子弹一打一个白
点儿，跟碑匠的錾子似的。子弹打光
了，算是看不出字了。

再说五团这边。老乡跑来报告石
崖刻字的事，团长心痛得一脚踢翻一块
大石头，就掏枪喊人要给碑匠报仇。政
委说：“碑匠这是引出镇里的鬼子，让
咱们打空城。拿下白石镇。”

后来？后来那还用说，拿下白石
镇呗。子弹、炮弹全消石头砬子了。
没子弹的日本兵，那还抗收拾？

完了？没完。过不多长时间，你
说咋的，白砬子上又出字了。比上回
的“抗日”还大。这回刻的是“消灭
小日本”。

打哈尔滨来了日本工兵，吊绳子打
上炮眼，一炮一炮，炸下去“消灭”和

“小”。“日本”俩字不敢炸了——炸“日
本”，那不成了自己炸自己。

还是没完。过些日子，“日本”俩
字上头，又刻出字来，成了“打倒日
本”。日本人还是得炸呀，这回连“日
本”俩字一块堆儿炸个利索。

人人传说，“日本”都炸了，小鬼
子要完蛋了。真的，没过多长时间
儿，日本子投降了。

你问碑匠叫啥名呀？让我咋说
呢。头一个，后来知道是姓耿，名就
不知道了。第二个是谁，都不知道，
第三个就更不知道了。反正是中国
人，没留下姓名呀，你就记这事吧。

没完，没完，还有事。我说呀，
你们记者说话顶用，跟大领导说说，
这碑匠崖，老这么光着板儿，也不中
呀，还得刻上字呀。

啊——钱呀？钱没事，实在不
行，俺大伙齐钱。缺少的是碑匠呀，
缺少的是碑匠！

碑 匠 崖
张 港

世情信笔扬尘

冬天的音符 李昊天 摄


